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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石敬瑭把幽云等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但驻守这些地区的汉军将领并不愿意做契丹人的奴隶，起兵反抗。耶律德光路过云州时，大同节度判官吴峦闭门不纳，耶律德光大骂：“你们皇帝早把云州给我了，你们为谁守城?!”挥军攻城，可云州的汉军很能抗，契丹军...
　　虽然石敬瑭把幽云等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但驻守这些地区的汉军将领并不愿意做契丹人的奴隶，起兵反抗。耶律德光路过云州时，大同节度判官吴峦闭门不纳，耶律德光大骂：“你们皇帝早把云州给我了，你们为谁守城?!”挥军攻城，可云州的汉军很能抗，契丹军泡了半年也没得手，同时吴峦派人向石敬瑭求救。
　　如果石敬瑭给痛改前非，放弃所谓承诺，和契丹人刀兵相见，胜算还是很大的，毕竟十六州尚在他手中。而且耶律德光孤军悬进，消灭他不是没可能。但石敬瑭却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自己刚入中原，各地藩镇对自己并不心服，他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藩镇叛乱，而不是去维护中原百姓的利益。石敬瑭命令幽云地区的汉军将领都回到内地，把土地让给契丹人。
　　站在石敬瑭的角度来看，他的考虑是非常正确的，他刚刚夺得政权，统治基础非常不稳，那些老军头有几个肯服自己的?后来石敬瑭连续接到官军自残的消息，头都大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又要想逃跑。这时他的大将军刘知远站出来，对石敬瑭说：“陛下不必担心，这干子乱党不过是群耗子，成不了什么大事。当初在晋阳时与唐军作战，险象环生，几度陷入死地，现在陛下不还是君临天下?叛军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敌情绪。只要我们固守住京师，人心自安，乱党就不难平定了。”
　　刘知远确实是个人才，他和赵匡胤的职业相同，都是提着脑袋谋富贵的主儿，最不怕的就是打仗。虽然刘知远后来建立的后汉仅存在了四年，但要论起军事能力，他远超过石敬瑭，石敬瑭也只是因契丹而成事，加上李从珂愚不可及，才饶幸成功。刘知远的才能得到了耶律德光的认可，并对石敬瑭说“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对你有大用，不要卸磨杀驴。”石敬瑭是干爹的应声虫，自然更加器重刘知远。刘知远主持京师防务，严明军纪，宽抚众心。士气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做好了，离成功也就不远了。果然都中被刘知远治理的一片肃然，军队的软战斗力迅速提高。
　　石敬瑭知道他这个位子是怎么来的，狗都知道谁丢给它块肉骨头，它就会冲谁摇头摆尾、吡牙咧嘴，况石敬瑭乎!为了报答耶律德光，除了自己的老婆，石敬瑭没一样不敢孝敬小干爹的。他连自己老婆的亲弟弟李从厚都敢卖，天下还有什么让石敬瑭不敢做的?
　　现代人如果认了个干爹干妈，逢年过节的也要表示点孝心，送点钱物什么的。石敬瑭自然免不了这个俗，何况他和义父之间不仅是“父子关系”，更是政治同盟，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契丹需要中原的物资来维持豪华的贵族生活，石敬瑭需要契丹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持自己在中原的统治。
　　石敬瑭做人很到位，即使他生活在现代，也绝对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之前约定的每年奉送三十万的金银财帛虽然年年不少，但这毕竟是官方往来，私下的交情有时比官方上的承诺更值得信赖。除了这些之外，每年契丹遇上红白喜事、周年忌日什么的，石敬瑭都要派人送去最新鲜的时令货和契丹国罕见的珍珠宝贝。
　　耶律德光是他的干爹，干爹身边的七姑八婆们自然也成了石敬瑭的亲戚，这些人最得罪不起，随便谁说一句坏话都有可能让耶律德光对他起疑心，好东西自然要大家来分享，上至述律太后(石敬瑭的干祖母)诸王、下至普通大臣，甚至赵德钧的儿子赵延寿也有一份。
　　按说石敬瑭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契丹贵族们并没有把石敬瑭当人看，有一点做的不好，就破口大骂，石敬瑭反正已经不要脸了，厚着脸皮赔笑，契丹人是得罪不起的。(现在也有人说：洋人是得罪不起的。)石敬瑭自甘下贱，可后晋政权中并非个个都是软骨头，见皇帝如此无耻，个个都义愤填膺，也有人劝过石敬瑭不要这样放纵契丹人的贪婪，贪婪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的石敬瑭给人家做儿子已经上了瘾，根本听不进去，反而骂这些人糊涂：“你们懂个球!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每年给契丹人的不过是几个县的财政收入，中原这么大，还怕让契丹吃穷了?何况惹毛了契丹人，他们大军南下，最终受罪的还不是我们的人民群众?”
　　石敬瑭说的貌似大义凛然，但仔细分析，漏洞百出。三十万确实不算多，但这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拿这些钱进行国防建设可不可以?如果石敬瑭不放弃燕云地区，利用地理优势防御契丹人是绰绰有余的，即使契丹南犯，也可以御之于国门之外，怕他什么?石敬瑭把燕云地区的数十万百姓都送给契丹人当奴隶，这也是“爱护”人民群众?
　　虽然石敬瑭有时也会对百姓送点小恩小惠，有一年下大雪，贫民受冻，石敬瑭下诏赐给穷人木柴石炭和粮食，让他们过一个“暖冬”，但对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百姓来说，能解决多少问题?
　　石敬瑭虽然比较无耻，但并不白痴，做为一个在乱世中谋求生存的人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要拿得起放得下，能“取”也能“舍”。对石敬瑭来说，放弃的是尊严，得到的是富贵，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对石敬瑭很不服气，安重荣是个胡人，生性粗豪，为人凶悍，人称“安铁胡”。
　　安重荣狂妄的对部下说：“天子唯兵强马壮者能当之!”这句话非常有名，点破了五代十国战乱不止的深层次原因，还别说，虽然安重荣出身“少数民族”，但他对汉族人民还是挺深的感情。石敬瑭命令边镇要对契丹人讲礼貌，可安重荣偏不这样，经常漫骂路过歇脚的契丹使节，甚至把闯入守境人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契丹骑兵也宰了不少。耶律德光哪能不生气?臭骂石敬瑭说他管教不严。
　　石敬瑭气的牙根直痒痒，不过他知道安重荣手中有兵，怕把这位爷给惹了，所以说话还比较客气，连安慰带威胁：“兄弟，别忘了你的富贵是谁给你的，火玩大了，小心烧着你自己的屁股。”可安重荣哪管你这些，干脆上表骂石敬瑭，说他：“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
　　安重荣还有些气节，又上表要求石敬瑭发兵攻打契丹，并说“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安重荣看的倒是长远，契丹刚刚得到燕云地区，统治基础很不牢固，汉人多不愿受契丹人统治。即使出兵不能消灭契丹，重新夺回十六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石敬瑭不听。他早就想除掉安重荣了，毕竟现在他是皇帝，身边躺着这位粗人，换谁也睡不着。石敬瑭开始行动起来，他先是让“右臂”刘知远去太原做河东节度使，在左路钳制住安重荣，同时将原河东节度使李德统改任为邺都留守，在安重荣的侧翼敲进根钉子。
　　晋军如蝗虫般扑到城下，杜重威下令攻城，其实不攻城，困也能困死安重荣，这时的安重荣已经是瓮中之鳖，没什么反抗能力。城中的那些军爷谁肯愿意为安重荣尽忠，尽了忠还是“反贼”，有人趁安重荣不备，打开城门放晋军进来。晋军立功心切，一通大杀，老百姓被杀二万多人。安重荣被活捉，押到杜重威面前，杜重威一阵奚落，斩于城下，这时已经是天福七年(公元942年)。杜重威把开门的那位爷也给切了。不仅如此，杜重威还将安重荣的私产全都划到自己的名下，大捞了一笔。杜重威把安重荣的人头送到汴梁，石敬瑭这个高兴啊，对着安重荣的人头笑道：“安胡子，你也有今天?”命人把人头用漆封上，送给契丹他干爹，让他老人家消消气。
　　石敬瑭这一年也不过51岁，到了天福七年的五月，石敬瑭突然染上重病，屡治无效，眼看到大限就要到了。石敬瑭知道阎王爷要请他过去了，但这时他的继承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年长的儿子石重睿也只是个小娃娃。虽然侄子石重贵已经成年，但毕竟不是自己所生。便托孤于宰相冯道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希望在自己死后让石重睿继位。并下诏让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回朝辅政，可在朝中主事的齐王石重贵不喜欢刘知远，把诏书给扣了下来。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六月十三日，石敬瑭病死于大梁宫中。
　　臭名昭著的儿皇帝一命呜呼了，石敬瑭的“父亲”耶律德光也抄了回老文章，辍朝七日，派人去儿子的灵前哭一回也就算了。耶律德光从来也没有把石敬瑭当自己人，他们的父子关系是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要说一点感情没有不近人情，但耶律德光更看重大辽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只要中原统治者保证契丹在中原的利益，至于儿皇帝姓字名谁，这并不重要。
　　石敬瑭死时让冯道等人顾命，并没有把位子传给石重贵。而接受顾命的冯道想的石敬瑭完全不一样：石重睿是个小娃娃，能治得了天下?即使石重睿能在乱世中多做几年皇帝，等他长大后自己还不知道在不在，拥立之功要等到十几年才能可能收到利息，这样的傻事不干也好。冯道看上了石重贵，便向景延广征求意见。景延广比冯道还猴急，想到一块去了，当然同意。二人便联络其他朝中重臣，背弃了石敬瑭的临终嘱托，把石重睿晾在了一边，拥立二十八岁的石重贵做大晋皇帝。
　　石重贵才能一般，比他伯父强不了多少，但有一样却是石敬瑭远远不及的，就是石重贵对契丹的态度问题。石重贵对伯父当耶律德光的儿子早就不齿，觉得太丢人，耶律德光只比自己大十岁，却成了自己的“祖父”，不知道惹过多少人暗中笑骂。石重贵称帝之后第一件事就要撇清和契丹乱七八糟的“亲戚”关系。当然比“亲戚”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关系，毕竟称孙只是家耻，称臣则是国耻。石重贵也知道饭要一口口的吃，先解决晋朝和契丹的关系。
　　耶律德光已经习惯了石敬瑭对他奴颜卑膝，也吃惯用惯了中原的东西，石重贵这一翻脸，就意味着以后别想再吃白食了。于是决定出兵灭掉石重贵，这小子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契丹人在中原的利益。石重贵对此早有准备，决定御驾亲征。石重贵先赢了几阵，耶律德光虽然吃了几个瘪，但这点小挫折是吓不倒这个漠北枭雄的，他见一时难以消灭晋军主力，便以客为主的玩出“坚壁清野”，派出几支骑兵部队，在华北平原进行残酷的扫荡，逢人就杀，见粮食就烧，摧毁晋军的军资储备。这招果然毒辣，晋军本打算依靠本土的资源优势和契丹打消耗战，但军储都被烧光了，军心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最终契丹人又在白团卫村遭遇重创，狼狈退了回去。
　　说来也非常的遗憾，中原的那些将军们在防御外侮时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一旦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便开始互相倾轧起来，内耗不断，各怀私心，谋求更多的私利。而一旦不得手，便对石重贵心存愤恨。
　　到了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这两年在中原被晋军揍的鼻青脸肿的耶律德光再次率大军南下，石重贵以为前几仗打的不错，并不把“耶律爷爷”当回事。可让石重贵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那帮“栋梁”们这时早就和他同床异梦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虽然痛击了前来捣乱的契丹军，但取胜之后就开始自保，任由契丹军南下。而石重贵的姑父杜重威(此时已经避石重贵名讳改成杜威)以及李守贞等人被契丹军包围弹尽粮食后，干脆做了好汉，投降契丹。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二月，石重贵放下皇帝的架子，以“孙子”的身份给耶律德光写了一封求降书，希望耶律爷爷“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自己将“荷更生之德，一门衔无报之恩。”然后让长子石延煦、次子石延宝奉表至契丹营中，向耶律德光请罪。十二月十六日，张彦泽入汴梁，纵军大掠于市。城中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也跟着发财，突入富户家中，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汴梁少年李处耘(宋朝名将李继隆之父)见状大怒，持箭射杀数十人，有些闲汉上前来杀李处耘，李处耘功夫好，手刃数贼，乱兵这才退去。汴梁大乱整整两日，各路英雄好汉都捞的差不多了，这才收手。
　　数月前石重贵还是汴梁城的统治者，现在却成了俘虏，人生如幻景，见者莫不痛哭。
　　石重贵做了俘虏，这才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石重贵想要几匹锦帛，换成平时，守库吏早就跪着送上前来，现在不一样了。石重贵失了势，没人把他再当个人物看，库吏冷言拒绝：“这些不是你的东西，不可能给你。”石重贵又转向前枢密使李崧要酒喝，李崧虽然没有当面拒绝，但也是推脱不给：“臣岂能无酒?但担心陛下醉后失仪，万一有变，臣承担不起责任，所以臣不能满足陛下的要求。”李崧算盘打的很精明：耶律德光马上就要进城，如果耶律德光知道李崧私下和石重贵有往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李崧还准备在新朝谋个饭碗，怎么会和这个前朝废帝勾肩搭背?
　　耶律德光在汴梁发展，留下石重贵肯定是个隐患，耶律德光“封”石重贵为负义侯，举家安置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石重贵并李太后、安太妃、冯皇后、石敬瑭幼子石重睿、二子冯延煦、冯延宝以及宫人数百启行北迁。行前，前晋大臣无人来送，这帮聪明人都忙着巴结新主子，谁还认石重贵?只有磁州刺史李穀伏拜于路，捶胸痛哭：“臣有罪，以致陛下受此辱!”
　　石重贵行至杜重威大营时，引发旧恨，仰天长呼：“石家待杜威何厚，彼又待臣何薄!苍天!苍天!此亦天意乎!”说罢恸哭而去，一路北上。近二百年后，北宋亡国皇帝宋徽宗赵佶和石重贵一样被俘北去，路过蓟县(今天津蓟县)时，有桥名为还乡桥，问之，方知桥名是前晋少帝石重贵所起。
　　后晋灭亡，前后存在十年。
　　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既公元964年)，晋出帝石重贵死于黄龙府，冯氏不知下落。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终于如愿以偿的坐在大梁宫中，该死的石重贵想和自己做对，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现在数千里大好河山成了他耶律德光的家产，心中那个痛快啊。
　　耶律德光喝着美酒，搂着美女，对跪在地上对自己狂拍马屁的原晋朝官员们说：“我之所以能够灭掉石重贵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了解远大于你们对我的了解。”耶律德光又问“人尽可夫”的冯道先生：“你老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冯道大义凛然的回答道：“臣是个无才无德的白痴老家伙!”耶律德光大笑，又问：“那么现在天下事混乱成这个鬼样子，老先生认为该怎么办啊?”冯道既来拍马屁，就不会半途而废，说道：“天下的老百姓受苦受难，现在即使如来转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陛下才能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
　　这马屁拍的极有水平，那帮跟屁虫和冯道根本不是一个重量极的，怪不得耶律德光对冯道“宠幸有加”，封他做太傅。
　　可冯道諂媚的笑容还没有退去，耶律德光就派出契丹族骑兵打着给战马找草料的名义到民间“打草谷”，实际上就是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单是劫财还罢了，契丹骑兵还劫命，见着壮年男人就用刀砍死，老弱病残就地给活埋了，河南山东一带百姓死伤无数。狼子野心，果然与众不同，石重贵再昏愦无能也没干过这个。老百姓受尽了契丹人的凌辱，各地纷纷爆发反抗契丹野蛮统治的起义。耶律德光有些坐不住了，仰天背起诗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想家了。
　　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三月，耶律德光留下他的表兄兼大舅哥萧翰留守大梁，把大梁的金银宝贝连同太监宫女都带着，踏上了节后返乡的路程。耶律德光在《辽史》中的评价很高，元朝脱脱说他“威德兼弘”，可这个“威德兼弘”的大皇帝在回国途中也不放过饱受苦难的老百姓，派出骑兵继续掠夺民财。
　　尤其残忍的是，耶律德光在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契丹军大肆屠杀，奸淫妇女，将城中的男人近乎杀绝。最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契丹军还虐杀婴儿，用嗷嗷待哺的婴儿扔在空中，当婴儿掉下来的时候用刀捅死，这帮禽兽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乐。如此残忍暴虐，老天也不容他，当人面兽心的耶律德光行到栾城(今河北栾城东)时，染上重疾，勉强走到了杀胡林，因医治无效，呜呼毙命。契丹人带着耶律德光被掏空的尸体回国，他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尊耶律德光为太宗皇帝。
　　在这个中原没有皇帝的真空中，刘知远抓住机会，建立了后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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